第二章： 生死輪迴

這生死輪迴的起點不可知。為無明蒙蔽、為渴愛束縛的諸有情在這生死輪迴來來去去的起點是不可知的。

諸比丘，你們認為如何，是哪一者比較多？是在這漫長的輪迴裡來來去去，而與厭惡者相會及與親愛者別離時所流（而積下）的淚水比較多，還是四大洋之水比較多？ 

長久以來，你們都在為經歷父母、子女與兄弟姐妹之死而傷痛，而在這漫長的旅途裡如此傷痛時，你們痛哭淚流之水確實已比四大洋之水來得更多。
所以，諸比丘，長久以來你們都在受盡折磨與厄難，把墳場都給填滿了，的確長久得足以令你們對一切生命都感到厭倦，長久得足以令你們捨離它們，以獲取解脫。
──《相應部》XV．3

諸比丘，有如一枝被拋上空中的棍子，當掉下來時，有時頭部先著地，有時中間先著地，有時尾端先著地。同樣地，被無明蒙蔽及被渴愛所束縛的有情，從一界去至另一界，迷失在生死輪迴裡。其因何在？

生死輪迴的起點不可知。為無明矇蔽、為渴愛束縛的諸有情在這生死輪迴來來去去的起點是不可知的。所以，諸比丘，長久以來你們都在受盡痛苦與毀滅，把墳場都給填滿了，的確長久得足以令你們厭離一切有為法，長久得足以令你們捨離它們，以獲取解脫。


──《相應部》XV．9

生死輪迴的起點不可知。為無明矇蔽、為渴愛束縛的諸有情在這生死輪迴來來去去的起點是不可知的。諸比丘，甚難尋得一個有情，在這漫長的過去裡不曾是你的母親……父親……兄弟……姐妹……兒子……女兒……。
《相應部》XV．14-19

沒有保證

諸比丘，與四物相反，無人能保證它會成為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或魔王、或世上的任何一人。何為此四物？

應老的不老，

應病的不病，

應死的不死，

某人之前所造的惡業導向無果、帶來煩惱、

增多生死輪迴、是可怕的、帶來痛苦、導致來生、病與死──與此四物相反，無人能保證它會成為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或魔王、或世上的任何一人。

佛陀向憍薩羅國的波斯匿王說道：

「大王，你認為怎樣？假設有一個忠心可靠的人從東方來見你，說：『稟報陛下，我從東方來。在那裡，我見到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山向前移進，把在它的行道上的所有生物都粉碎了。陛下，請依您認為適當的來做。』

第二個人從西方來……第三個人從北方來……第四個人從南方來見你，說：『稟報陛下，我從南方來。在那裡，我見到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山向前移進，把在它的行道上的所有生物得粉碎了。陛下，請依您認為適當的來做。』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大王，在毀滅人命的大厄難發生時，而且考慮到人生如此難得，你能夠做什麼呢？」

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尊者，在毀滅人命的大厄難發生時，而且考慮到人生如此難得，除了修行佛法
、寧靜地安住、行善造福之外，我又能夠做什麼呢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大王，我問你：『老死將要降臨在你身上。由於老死即將來臨，你能夠做什麼呢？』」

「由於老死將要降臨在我身上，除了修行佛法、寧靜地安住、行善造福之外，我又能夠做什麼呢？」

──《相應部》，III，3，5        
老、病、死（I）

有一次，有兩位虛弱、上了年齡、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、一百二十歲的老婆羅門來見世尊。

頂禮世尊後，他們便坐在一旁，如此與世尊說：「喬達摩大師，我們是虛弱、上了年齡、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、一百二十歲的老婆羅門，可是我們不曾做過任何善業及功德，沒有事物可以減輕我們的恐懼。請喬達摩大師開導我們、請喬達摩大師激勵我們，好讓它能帶給我們長久的幸福與快樂。」

「諸婆羅門，你們的確虛弱、上了年齡、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、一百二十歲，你們不曾做過任何善業及功德，沒有事物可以減輕我們的恐懼。

諸婆羅門，這世上的確被老、病、死一掃而空。雖然世上如此被老、病、死一掃而空，可是自制業、自制語、自制思惟，可提供出世間者隱蔽處、安全處及歸依處。」

你的生命被一掃而空，

你的歲月期限是短暫的。

你的歲月逐漸留失，

你無法找到安全處。

謹記死的危險，

造善業可帶來快樂。

能管制身、口、意的人，

若在生之年，他有造善業，

當他死後，此善業會帶給他快樂。

──《增支部》III，51

老、病、死（II）

有一次，有兩位虛弱、上了年齡、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、一百二十歲的老婆羅門來見世尊。

頂禮世尊後，他們便坐在一旁，如此與世尊說：「喬達摩大師，我們是虛弱、上了年齡、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、一百二十歲的老婆羅門，可是我們不曾做過任何善業及功德，沒有事物可以減輕我們的恐懼。請喬達摩大師開導我們、請喬達摩大師激勵我們，好讓它能帶給我們長久的幸福與快樂。」

「諸婆羅門，你們的確虛弱、上了年齡、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、一百二十歲，你們不曾做過任何善業及功德，沒有事物可以減輕我們的恐懼。
諸婆羅門，這世上被老、病、死燃燒著。雖然世上如此被老、病、死燃燒著，可是出世間者將以他的自制業、自制語、自制思惟，獲得隱蔽處、安全處及歸依處。」

當屋子被燃燒著時，

被搬移出來的貨物還能使用，

而不像在屋內被燃燒著的一切。

因此，在這被老死燃燒著的世上，

以布施來援助你所擁有的一切，

你所施出的善業是妥善與安全的。

能管制身、口、意的人，

若在生之年，他有造善業，

當他死後，此善業會帶給他快樂。

──《增支部》III ,51

那拘羅父（Nakulapita）

如此我聞：有一次世尊暫住在婆祇（Bhaggas）區里恐怖林（Bhesakala Grove）鹿苑（Deer Park）的鱷魚林里。然後，那拘羅父居士走向世尊，頂禮他後便坐在一旁。

坐在一旁的那拘羅父居士如此向世尊說：「陛下，我是一個衰老的老人，已老了，歲月已遠去，我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。我有病在身，時常生病。我很少有機會看見這知見的世尊及諸沙門正在開示。請世尊開導和教導我，好讓它有助於我未來長久的喜悅與快樂。」

「的確，居士，你的身體的確有病、齷齪、及遲緩。居士，除了完全愚痴的人，還有誰會要求一瞬間的健康，介意此身？因此，居士，你應該如此鍛煉自己：『雖然我有病在身，我的心還未生病。』因此，居士，你應該鍛煉自己。」

然後，那拘羅父居士以世尊的話為光榮與感激。他於是起身右繞著頂禮世尊，然後走向舍利弗（Ven. Sariputta）尊者。他走上前頂禮舍利弗尊者後，便坐在一旁。舍利弗尊者如此向坐在一旁的那拘羅父居士說：             「居士，你有正覺的根、你的臉色純潔且干淨。你今天是否有聽這在座的世尊開示？」

「尊者，不是這樣的？我剛才才聽完世尊開示。」

「居士，你如何去了知世尊的開示 」

「尊者，我走向世尊，頂禮他後便坐在一旁。尊者，當我如此坐下時，我對世尊說：『陛下，我是一個衰老的老人，已老了，歲月已遠去，我已到了人生最後階段。我有病在身，時常生病。我很少有機會看見這知見的世尊及諸沙門正在開示。請世尊開導和教導我，好讓它有助於我未來長久的喜悅與快樂。』

尊者，當我如此說完，世尊對我說：『的確，居士，你的身體的確有病、齷齪、及遲緩。居士，除了完全愚痴的人，還有誰會要求一瞬間的健康，介意此身？因此，居士，你應該如此鍛煉自己：『雖然我有病在身，我的心還未生病。』因此，居士，你應該鍛煉自己。』

尊者，這就是我從世尊的開示中所領悟到的。」

「居士，你是否有想過更深一層地去追問世尊？像這樣：世尊，何為身有病及心有病？何為身有病而心無病？」

「尊者，我的確想更深一層的向在座的舍利弗尊者學習此問題的含義。如果舍利弗尊者覺得適合向我解說此問題的含義，那就好極了。」

「居士，完全專注的聽好，我要詳說了。」

「好的，尊者。」那拘羅父居士回答舍利弗尊者。

舍利弗尊者如此說：「居士，何為身有病及心也有病？

在此，居士，無聞凡夫（assutava puthujjano）不尊敬聖者、不善於聖法（Ariya Dhammassa akovido）、不受訓於聖法（Ariya Dhamme avinito）、不尊敬善士、不善於及不受訓於善士之法，視色為我，或視我為擁有色，或視色為在我之中，或視我為在色之中。他說：『我是色』、『色是我的』，他已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盡管他如此的著迷，色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色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視受為我，或視我為擁有受，或視受為在我之中，或視我為在受之中。他說：『我是受』、『受是我的』，他已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盡管他如此的著迷，受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受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視想為我，或視我為擁有想，或視想為在我之中，或視我為在想之中。他說：『我是想』、『想是我的』，他已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盡管他如此的著迷，想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想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視行為我，或視我為擁有行，或視行為在我之中，或視我為在行之中。他說：『我是行』、『行是我的』，他已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盡管他如此的著迷，行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行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視識為我，或視我為擁有識，或視識為在我之中，或視我為在識之中。他說：『我是識』、『識是我的』，他已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盡管他如此的著迷，識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識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在他心中生起。

居士，這就是為何身有病及心也有病。居士，何為身有病、心卻無病？

在此，居士，多聞聖弟子尊敬聖者、善於聖法、受訓於聖法、尊敬善士、善於及受訓於善士之法，不視色為我，不視我為擁有色，不視色為在我之中，不視我為在色之中。他沒說：『我是色』、『色是我的』，他沒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他不著迷於色，色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色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無法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不視受為我，不視我為擁有受，不視受為在我之中，不視我為在受之中。他沒說：『我是受』、『受是我的』，他沒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他不著迷於受，受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受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無法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不視想為我，不視我為擁有想，不視想為在我之中，不視我為在想之中。他沒說：『我是想』、『想是我的』，他沒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他不著迷於想，想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想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無法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不視行為我，不視我為擁有行，不視行為在我之中，不視我為在行之中。他沒說：『我是行』、『行是我的』，他沒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他不著迷於行，行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行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無法在他心中生起。

他不視識為我，不視我為擁有識，不視識為在我之中，不視我為在識之中。他沒說：『我是識』、『識是我的』，他沒被那個意念迷著了。他不著迷於識，識依然在變、變成另一個樣。由於識的轉變與變化，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無法在他心中生起。居士，身有病、心卻無病就是如此。」

舍利弗尊者如此的詳說，使那拘羅父居士對舍利弗尊者的話感到光榮。         ──《相應部》，xxii，1
死的恐懼

有一次，生漏婆羅門（Brahmin Janussoni）去見世尊。抵達後，他與世尊互相問候，然後坐在一旁。坐下後，他如此向世尊說：

「喬達摩大師，我堅持和守著此見──沒有任何一個必定會死之人不恐懼死亡、不害怕它。」

「婆羅門，的確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恐懼及害怕它。可是，也有一這種必定會死之人不恐懼死亡、不害怕它。那誰是恐懼死亡而誰又是不恐懼死亡？

婆羅門，有一種人還未脫離欲貪、欲望與感情、渴望與熱惱（隨後）、貪愛（其欲）。重病將發生在他身上。如此被重病折磨，他心中生起這個想法：『那些所愛的欲將離開我，我將要離開它們。』因此，他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為此感到哀悼、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是其中一個恐懼死亡、害怕它的人。

此外，婆羅門，有一種人，對于身體，還未脫離色欲、欲望與感情、渴望與熱惱、貪愛（其身體）。重病將發生在他身上。如此被重病折磨，他心中生起這個想法：『那些所愛的身體將離開我，我將要離開它們。』因此，他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為此感到哀悼、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也是一個恐懼死亡、害怕它的人。

再者，婆羅門，有一種人不曾做過聖事、行過善業、不曾防衛恐懼；卻只造惡、殘暴與邪惡。重病將發生在他身上。如此被重病折磨，他心中生起這個想法：『我不曾做過聖事、行過善業、不曾防衛恐懼；卻只造惡、殘暴與邪惡。死後，我將與我的同行同聚。』因此，他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為此感到哀悼、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也是一個恐懼死亡、害怕它的人。

再者，婆羅門，有一種人他懷著疑問及困惑、他不曾肯定正法。重病將發生在他身上。如此被重病折磨，他心中生起這個想法：『我充滿懷疑及困惑、他不曾肯定正法。』因此，他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為此感到哀悼、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也是其中一個恐懼死亡、害怕它的人。

婆羅門，這是四種恐懼及害怕死亡的必定會死之人。

可是，婆羅門，哪一種必定會死之人不恐懼死亡、不害怕它呢？

婆羅門，有一種人已脫離欲貪、欲望與感情、渴望與熱惱（隨後）、貪愛（其欲）。當重病發生在他身上時，他心中不會生起這個想法：『那些所愛的欲將離開我，我將要離開它們。』因此，他不會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不會為此感到哀悼、不會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是其中一個不恐懼死亡、不害怕它的人。

此外，婆羅門，有一種人，對于身體，已脫離色欲、欲望與感情、渴望與熱惱、貪愛（其身體）。當重病發生在他身上時，他心中不會生起這個想法：『那些所愛的身體將離開我，我將要離開它們。』因此，他不會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不會為此感到哀悼、不會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也是一個不恐懼死亡、不害怕它的人。

再者，婆羅門，有一種人不造惡、殘暴與邪惡；卻只做過聖事、行過善業、防衛恐懼。當重病發生在他身上時，他心中生起這個想法：『我不造惡、殘暴與邪惡；卻只做過聖事、行過善業、防衛恐懼。死後，我將與我的同行同聚。』因此，他不會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不會為此感到哀悼、不會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也是一個不恐懼死亡、不害怕它的人。

再者，婆羅門，有一種人他沒有疑問及困惑、他對正法有所肯定。當重病將發生在他身上時，他心中生起這個想法：『我沒有疑問及困惑、他對正法所肯定。』因此，他不會感到悲傷及傷心、他不會為此感到哀悼、不會極度的痛惜及深感煩惱。婆羅門，這種必定會死之人也是其中一個不恐懼死亡、不害怕它的人。

婆羅門，這是四種不恐懼及不害怕死亡的必定會死之人。」

「妙極了，喬達摩大師！妙極了，喬達摩大師！……愿喬達摩大師接受我為佛弟了，從今開始歸於他，直至終生。」　　　　　　　──增支部，IV，184

優波斯那尊者（Ven. Upasena）

有一次，舍利弗尊者（Ven. Sariputta）與優波斯那尊者（Ven. Upasena）住在王舍城Rajagaha附近的清涼林中的蛇洞裡。

當時，有條蛇掉在優波斯那尊者的身上。優波斯那尊者便向眾比丘說道：「諸位賢友，請過來把我這身體抬起放在床上，在它還未像一把穀殼
般在此四散之前，把它抬到外面去。」

聽到這些話，舍利弗尊者向優波斯那尊者說道：「我們沒見到優波斯那尊者的身體有任何變異，他的諸根也沒有任何變異。然而，優波斯那尊者卻說：『諸位賢友，請過來把我這身體抬起放在床上，在它還未像一把穀殼般在此四散之前，把它抬到外面去。』」

「舍利弗賢友，對於認為『我是眼，眼是我的』或『我是耳，耳是我的』或『我是鼻，鼻是我的』或『我是舌，舌是我的』或『我是身，身是我的』或『我是意，意是我的』的人，的確會有身體的變異，諸根會衰敗。然而，賢友，對於我來說，我不認為『我是眼，眼是我的』……或『我是意，意是我的』。如此，舍利弗賢友，我的身體又怎麼會有任何變異，諸根怎麼會衰敗？」

「那麼看來優波斯那尊者在很久以前便已根除認為有『我』與『我的』的潛伏性我慢，因此優波斯那尊者不會想：『我是眼，眼是我的』……或『我是意，意是我的。』」

隨後，眾比丘把優波斯那尊者的身體放在床上，然後把它抬到外面去。

當時，優波斯那尊者的身體立即像一把穀殼般分解四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─相應部，xxxv，69
業的因

諸比丘，有三個源自業生起的因（nidanani kammanam samudayaya）。何為三業的因？它就是貪（lobha）、嗔（dosa）、痴（moha） 
。

業以貪來造作、由貪所生、以貪為因、源自貪而生起。當某個人
再投生時，此業將會成熟;當業成熟時，某個人將承受其業的果報，它將發生於今生、或再生、或來生
。

業以嗔來造作、由嗔所生、以嗔為因、源自嗔而生起。當某個人再投生時，此業將會成熟;當業成熟時，某個人將承受其業的果報，它將發生於今生、或再生、或來生。

業以痴來造作、由痴所生、以痴為因、源自痴而生起。當某個人再投生時，此業將會成熟;當業成熟時，某個人將承受其業的果報，它將發生於今生、或再生、或來生。

諸比丘，這就好像還未損壞、未變質、未被風及烈日破壞、還能萌芽及安定于好的田、播種在已准備好的土里的種子。如果有下雨，這些種子將能生長、發芽與茂盛地開花。

同樣的，諸比丘，無論業以貪、嗔、或痴來造作，由貪、嗔、或痴所生，以貪、嗔、或痴為因，源自貪、嗔、或痴而生起。當某個人再投生時，此業將會成熟;當業成熟時，某個人將承受其業的果報，它將發生於今生、或再生、或來生。

諸比丘，這就是三個源自業生起的因。

諸比丘，還有（另外）三個源自業生起的因。何為那三個業的因？無貪、無嗔、無痴。

業以無貪來造作、由無貪所生、以無貪為因、源自無貪而生起;

業以無嗔來造作、由無嗔所生、以無嗔為因、源自無嗔而生起; 

業以無痴來造作、由無痴所生、以無痴為因、源自無痴而生起;由於（貪、嗔）痴已消失、業已如此被捨棄、根除、使之猶如棕擱樹的殘余樹樁無法再生長、以後再也無法生起。

諸比丘，這就好像還未損壞、未變質、未被風及烈日破壞、還能萌芽及安定于好的田、播種在已准備好的土里的種子。如果有一個人把那些種子都燒了，直到化為灰盡，然後在狂風中揚去或讓它們被速流的小溪帶走。之後，那些種子將徹底被毀滅、完全被去除、無法再萌芽及在未來生起。

同樣的，諸比丘，業以無貪、無嗔、無痴來造作，由無貪、無嗔、無痴所生，以無貪、無嗔、無痴為因，源自無貪、無嗔、無痴而生起;由於（貪、嗔）痴已消失、業已如此被捨棄、根除、使之猶如棕擱樹的殘余樹樁無法再生長、以後再也無法生起。

諸比丘，這就是（另外）三個源自業生起的因。

輪迴 

有一次，阿難尊者來見世尊，如此說道：

「世尊，有人說『有（bhava）』」，何為『有』。」

「阿難，如果欲界（kama-dhatu-vepakkam）無業成熟，欲有（kama-bhava）是否會生起？」

「一定不會，世尊。」 

「因此，阿難，業是田，識是種子，貪愛是肥料。被無明阻礙與被貪愛束縛的眾生，他們的識將帶他們到下界（hinaya dhtuya）。因此，在未來又有『再有』與『再生』（punabbhavabhinibbatti）。」

� 在此Dhamma意為聖諦或真理。


� 這是二十種的己見（sakkayaditthi在色之中的見），它由全部可滅及永久見所組成。Sakkaya是對色的存在看法──在此，身是指眾生對他全部經驗的模糊想像方式。這普通的設定說明某人是organic whole，與這二十種己見有關。那方式從最重要之我（atta）尋出真理與承認，它授權自己解決那難以理解的困惑之重任。雖然這嘗試失敗，可是這意境成功的支撐他無終的尋找解決過程。這二十種己見描述在保持那過程的決心里的心不真。


� 穀殼代表他對身體的執著。


� 一般而言，這三個被稱為不善業根（akusala-mula）。貪是所有吸引力，由輕微的執著至極度貪欲與自我而組成。嗔則是全部的厭惡，由輕微的虛偽至極度暴力與復仇而組成。


� Yattha’assa attabhavo nibbattati：當造業者的色生起時，當蘊（Khandha）出現時。


� ditthe va adhamme upajje va apare va pariyay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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